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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留痕

梅花开了六朵
耿艳菊

夜已经很深了 。 手机突然响起 ，
是六叔打来的电话。

老梅树开花了， 开了六朵！ 六朵
啊， 哈哈。 却是祖母的声音， 洪亮有
力， 每一个音调里都是喜悦和激动。

原来是老梅树开花了，悬着的心放
下来。 深夜亲人的电话总让人莫名紧
张。

祖母喜欢梅花，自我记事起，那棵
梅树就长在她的窗前。 祖母有六个孙
女，我们六个女孩子小时候总爱到祖母
的院子里玩。在我们眼里，祖母讲究，干
净，散发着淡淡的薄荷香，喜欢养花，会
做鲜花糕点，会给我们扎好看的辫子。

我们簇簇拥拥围着祖母，邻人看到
了，都说祖母好福气，这六朵花长大了，
祖母享不尽的福呢。

事实上，我们六姐妹长大后，没有
一个人留在小镇陪伴祖母，一个个走得
远远的，似乎大家总有忙不完的事，一
年两年见不上一面也是常事。

祖母最疼的是小堂妹喜梅，她是六
叔的女儿。六叔在镇上开一个小饭馆，
既是老板，又是大厨，又是伙计，忙得脚
不点地，没工夫管喜梅。喜梅就一直跟
着祖母生活，像祖母的影子一样，祖母
走到哪儿，她跟到哪儿。

喜梅不喜读书，高中没读完，就离
开了小镇到很远的城市打工。后来，她
在那个城市找了对象，要远嫁他乡。六
叔坚决不同意， 六叔希望她能嫁到镇
上， 还托人在镇上给她找了一份体面
又清闲的工作。 六叔只有喜梅一个孩
子， 早年和六婶离婚后， 就一直没再
成家。

六叔以断绝父女关系相威胁也没
有动摇喜梅远嫁的心意。 六叔脾气犟，
喜梅脾气更犟。 祖母为难， 看着父女
俩闹得结局不可收拾， 就悄悄做了主，
同意喜梅的婚事。 起初是闹得很僵的，
喜梅和新女婿千里迢迢， 带着大兜小
兜的礼品， 乘火车换汽车来小镇走亲

戚， 六叔硬是把他们轰了出去。
从那以后， 喜梅再也没回过小镇。

喜梅平日里只与姑姑联系。 她给祖母
买的衣物和吃食都寄给姑姑， 也给六
叔买 ， 但从来不让姑姑说是她买的 。
我们在祖母和六叔面前也不敢提喜梅，
一是怕祖母伤心， 二是六叔提起喜梅
就发脾气。

不久前， 姑姑实在不忍心， 就告
诉了六叔真相。 在姑姑的斡旋下， 喜
梅和六叔之间的心结慢慢打开。

晚饭的时候， 喜梅给六叔打电话
说， 过几天， 他们一家三口要回小镇
过年。 喜得六叔语无伦次， 关了小饭
馆的门就往祖母的院子里跑。 祖母正
没胃口吃饭， 听到这个消息， 竟连吃
了两碗饭。

饭后， 祖母和六叔围着火炉说起
了往事， 沉浸在喜悦和回忆里竟忘记
了时间。 坐得久了， 六叔站起来活动
筋骨， 推开门， 深沉的夜色里飘起了
洁白的雪花。 六叔扶着祖母到院子里
看雪花， 88 岁的祖母耳聪目明， 一眼
就看到了老梅树上的点点粉红。

自从前年喜梅出嫁， 祖母窗前的
梅树再也没有开过花。 喜梅要回小镇
了， 老梅树也喜笑颜开。 不管是不是
因缘巧合， 老梅枝上的六朵花， 让祖
母联想到她的六个孙女， 一个个天南
海北的， 多年没有聚到一起了， 说着
说着， 流起了眼泪。

六叔慌了， 也顾不得很晚了， 就
一个个给我们打电话， 说祖母想我们
了， 问我们回不回小镇过年。 我上个
月刚回过小镇一趟 ， 但我告诉六叔 ，
过年一定回去和大家一起吃顿团圆饭。

我披着外套， 站在桌前， 急切地
扒拉着手机， 订好回家的车票， 才算
安下心来。 外面的夜色深沉浩瀚， 但
人间情深， 想到相聚的美好时光， 那
深沉静默的黑夜， 那浩瀚无垠的天宇，
涌动的是心的暖流和亮光。

散步与人生
叶荣荣

夕阳夕下，晚饭过后，就到了散步
的时间。

父亲喜爱散步，我们兄弟俩也爱跟
着，跟母亲一声招呼，就出发了。走出小
巷，走过田埂。一路上，我们蹦蹦跳跳，
不肯老实地走路。 父亲就轻声呵斥，指
给我们看黄昏的绚美景色。夕照、晚霞，
青山，溪流，炊烟，房舍忽地就扑进眼
帘，让我们安静下来。晴好的天气，立在
桥上，能看见“长河落日圆”的壮美。父
亲反叉着腰，眯起眼向落日眺望，神情
专注。他总是在想着什么，挺着身子，稳
稳地迈步。

那时的父亲肩负着工作和生活的
双重压力。经常在深夜，车间的生产出
现了异常，他披上衣服急冲冲地就往厂
里赶。有一回走得太急，右肩撞上一棵
树落下了病根，很长一段时间总是隐隐
作痛。从厂里回来，天都快亮了，才疲惫
地和衣倒下。 那时父母工资都不高，外
婆跟着我们生活， 经济就有些拮据。还
没到月底，家里就会周转不开，在外借
上一点。下月初领了工资，先把借的钱
还掉，快到月底又不够了，再借。周而复
始，那段日子就是靠“借”过来的。

父亲性情暴躁， 心烦时常常发怒。
散步时却能心平气和，还会说些笑话逗
得我们哈哈大乐。 是散步舒缓了压力，
平添了乐趣，父亲沉醉其中。若是遇到
雨天不能走了，便流露出焦躁，心绪也
低沉下来。

离家工作后， 我经常和同事散步，

都是单身，性情又相投，正好结伴。边走
边聊，工作上的动态，生活中的趣闻，感
情上的困惑，无所顾忌。我们分享着彼
此的喜乐怒哀。高兴时，一起开怀，落寞
时，互相宽慰。生活被我们熬成了一锅
小米粥，尝出了甜甜的滋味。那段时光，
散步是工作之余最开心的事。

更多的时候，是独自散步。我终于体
会了父亲当年的心境， 愁结和焦虑曾经
如影随形，一度让我失去了生活的乐趣。
我像父亲一样走得很慢，也在想着什么。
最喜欢去江边， 夜幕降临， 江水恬静下
来。江的宽广，江的深遂，江的迷离，让我
沉醉流连。霓虹和流星撒落在江面，闪动
五彩的波光。“扑通”， 一条鱼扑腾出水
面，打碎了江的平静，一圈圈敛波涤荡开
来，轻柔地抚摸着河堤。杨柳拂面，清风
徐徐，静看江水的流逝。走得久了，身心
都融入迷蒙的江水之中， 什么都被掏空
了，心里渐渐透出光来，气定神清。

父亲老了，一次站立不稳，摔下了
水塘。医生诊断是轻微脑梗，嘱咐适当
运动，有助恢复。我递给父亲一根拐杖，
搀扶起他在夕阳下散步。我陪着他在石
墩上坐下，看夕阳西沉，河山落晖。父亲
屏息凝神， 有一束余晖在他的眼里，跳
跃闪动。

我跟父亲说起小时候带我们散步
的事。

“散步能看见生活的样子， 也能找
到人生的态度。” 我咂摸着这句话，有
滋有味。

父 母 爱 情
魏青锋

1972 年端午节，寨子里最忙碌的是
接生的黄阿婆，一大早就被上屋的魏家
接了去，魏家婆姨生产不顺利 ，折腾了
一早上，大胖小子刚落地 ，黄阿婆端起
醪糟还没喝。下屋的刘家男人就匆匆赶
来，刘家婆姨是头胎，正疼得满炕打滚，
男人着急黄阿婆的小脚挪动慢，干脆背
起黄阿婆往下屋跑。

许是两个相好的婆姨早商量好的，
魏家的小子起名端武，刘家的女娃起名
端阳。

刘家婆姨奶水少，端阳经常饿得哇
哇叫，只好把端阳抱到上屋去 ，魏家婆
姨赶忙放下正吃奶的端武， 接过端阳，
女娃儿一咂到奶头就不肯丢嘴，贪婪地
吮吸着，这边端阳刚止了哭声 ，炕上的
端武又嚎叫起来……

刘家男人在煤矿上班， 家境稍好，
矿上常发些洗衣粉、 香皂等稀罕物，刘
家婆姨就叫端阳送到上屋来，逢年过节
还会把 “亲戚家孩子穿不上的衣服”送
给端武穿。魏家婆姨手巧 ，纺线织布做
针线是一把好手，刘家有拆洗缝补的大
活计，只要端阳在门口一喊 “奶娘 ”，魏

家婆姨就喜眉笑脸地从织布机上下来，
前边抱端阳后面背端武赶下屋来搭手。
两个婆姨也是一台戏， 屋里唠得热火，
院子里的端武端阳一会好得嘻嘻哈哈
一会又恼得相互不理。

时光的小船摇起来也快，一晃端武
和端阳都上学了。魏家农活忙 ，放学了
两个孩子都去下屋吃饭，刘家婆姨从柜
子里拿出两个苹果，端武平时难得吃一
次苹果，狼吞虎咽就吃完了 ，又看着端
阳吃，端阳瞅着端武的馋样 ，就把苹果
递过来：“让你咬一小口！” 端武接过来
咬了一大口，端阳看着缺了一大豁的苹
果，嘤嘤嗡嗡地哭着找娘告状……

刘家婆姨有时去矿上，就把孩子搁
上屋，魏家婆姨把缸底仅剩的白面舀出
来给端阳擀白面条，自己和端午擀黑豆
杂面吃。 两个孩子坐门前的石头上，端
阳想尝尝黑面条， 可端武说娘不让，端
阳执拗着非要吃一口，这一幕正好让出
门喂猪的魏家婆姨看到了，拿起搅猪食
的棍子撵得端武满村巷跑。

去镇街上初中后，端阳和端武分到
不同班级，十几岁的小丫头出脱得像个

洋娃娃，许是太惹眼 ，班上一个叫小飞
的捣蛋鬼总爱捉弄她，不是逮知了放进
端阳的文具盒里，就是把语文书扔到墙
角的垃圾桶，放学后端武把小飞堵在教
室里警告了一次 ， 小飞收敛了一段时
间，可没多久又故态复萌 ，后来有次居
然把一只蛤蟆放进端阳的书包里，忍无
可忍的端武拿根木棒把小飞狠狠教训
了一顿，小飞的住院费用是端阳爹从煤
矿赶回来付的，随后也把端阳转去矿务
局子弟学校读书，一年后端阳考取了省
卫校。

本来是约好了一起考省卫校的，可
端武因为背负处分， 最终审查没过关。
端武辍学后，端阳就在卫校对面的摩托
车培训技校给端武报了名，半年后镇街
上开了家“武阳摩托车修理部”，因为技
术过硬，配件价格合理，人又活泛，渐渐
地武阳修理部的生意红火起来……每
隔两三个月，端武就要把店铺交给徒弟
打理两天，抽空去省城看望端阳 。那天
端武从省城回来，吃饭时心情好就喝了
点小酒，刚到店里，斜对面摩托车修理
部的几个小伙子又过来了，或许是挤兑

了人家的生意，这几个小伙子隔三差五
就要来找一番事，每次端武都是一忍再
忍，可这次没说几句，酒就上了头，双方
打了起来……

端阳是某个周末兴冲冲地赶回来
的，她想要给端武一个惊喜，可“武阳摩
托车修理部”的门关着 ，随后房东的一
席话顿时让武阳眼前一黑。那次酒后打
架端武致对方轻伤 ， 被羁押在县看守
所。

两年后，已经在镇卫生院上班的武
阳开车去接出狱的端武。端武拘谨地坐
在车后排，眼帘低垂。

端阳从后视镜偷瞄着端武 ：“明天
你就把修理部重新开张 ， 上次给你说
过，这两年的房租我一直续交着。”

“嗯”
“我想好了，以后有娃了就叫端正，

你觉得这名字好不？”
“啊……叫啥？”
“叫，魏－端－正！”
三年后就有了我这个“小粽子”，奶

奶和外婆都喜欢 “小粽子、 小粽子”唤
我，我的大名叫魏端正。

幸福的鱼脸颊
梅 莉

我们一家都爱吃鱼，徽菜中的红烧臭鳜鱼当然喜欢，湘菜中
的剁椒鱼头也打嘴不放，烤鱼、酸菜鱼是心头好，鲜切三文鱼片
蘸芥末亦大快朵颐。

每次吃鱼的时候， 先生会把两边的鱼脸颊肉专门挑出来夹
给我和孩子。他说，鱼脸颊是鱼肉中的极品，肉质细嫩。确实，那
一小块鱼脸肉，嫩滑、微甜、无刺。于是，我想起香港有个作家叫
张小娴，她有一篇爱情小说叫《幸福鱼面颊》。讲一对男女在热恋
期间，每次吃饭，男生都会把鱼面颊留给女生专享，他说多吃鱼
面颊会变得漂亮，即使生气，鼓起腮帮子，也不会太难看。后来，
女生觉得吃鱼面颊是件幸福的事。小说究竟写了什么已记不清，
但这一小段却铭刻在心。我先生是个理科生，他没读过张小娴的
小说，纯凭吃货经验总结归纳出来的。他还说鱼脸有大小，鲫鱼
脸小脸上没肉，鳕鱼脸大肉多。

吃鱼的什么部位是有讲究的。 气质儒雅的沈从文先生早年
当过匪兵，匪兵就是打仗的时候是兵，不打仗的时候是土匪。他
曾写过《土匪吃鱼》的经典故事，说以前的土匪，绑架了孩子，先
饿他两天，然后给他做一条鱼。如果他一上来就挑鱼背上的肉，
大块吃，说明这是穷人家的孩子，就放了；如果他上来就挖鱼肚
子，得扣几天，多半来自小康之家；如果他饿了第一筷子上来还
找鳃帮子上的月牙肉（鱼脸肉）吃，那就铁定走不了了，因为他一
定是富人家里最受宠的孩子。鱼鳃帮子上面的脸颊肉，又叫豆板
肉，据说，它就是慈禧最爱吃的“咸菜豆板汤”里的豆板哦，你可
千万别误以为是普通的豆瓣。

最近在读鲁迅， 被誉为民国第一吃货的鲁迅先生爱吃黄花
鱼。晚年他居住于上海虹口区山阴路，我去参观过，家中布置简
单朴素。先生生病后，无力下楼，吃住都在二楼，许广平先生做好
送上去。作家萧红在《回忆鲁迅先生》里写道，“鲁迅先生吃饭，是
在楼上单开一桌，由许先生每餐亲手端到楼上去，每样都用小吃
碟盛着，那小吃碟直径不过二寸，一碟豌豆苗或菠菜或菟菜，把黄
花鱼或者鸡之类也放在小碟里端上楼去，若是鸡，那鸡也是全鸡
身上最好的一块地方捡下来的肉，若是鱼，也是鱼身上最好一部
分，许先生才把它捡下放在小碟里。”我就在想，那鱼身上最好的
肉一定也包括了鱼脸颊吧。鲁迅先生真是个幸福的人。

记忆深处的老日历
晓 夏

爱人拿回来一本日历，有一本杂志那么大，厚厚的 365 页，
大红色的封面和封底，装帧精美。打开一看，居然是一天一首古
诗词。每一页都设计得颇具美感，从先秦到清代，有点评，有感
悟，今人的笔触同样优美，简直就是生活与艺术的完美统一，真
是赏心悦目。有了 365 首古诗词朝暮相伴，一定会让每一个凡俗
的日子充满诗意。

爱人知道我喜欢这种厚厚的老日历， 我自己是什么时候喜
欢上的？我想应该和小时候有关。

小时候还没有双休日，父母只在礼拜天休息，赶上工作忙，
这一天都不能休了，所以一到“绿色”的星期六，我就问爸妈：明
天上班吗？如果不上，我和弟妹就欢呼雀跃。

那时候真是贪玩，天天盼着星期天，每天早晨起来第一道功
课，就去撕日历，又是新的一天，离星期天又近了一步，暗自开心。
可笑的是妹妹，恨不得一下子到星期天，到了礼拜五晚上就撕日
历，露出绿色的星期六，美滋滋地说再上一天就休息啦。

每年寒暑假，因为父母要上班，我们仨便无人照顾，就要到爷
爷奶奶家里去度过假期。爷爷奶奶家的日历本是不撕的，翻上去
用橡皮筋或者铁夹子夹住。爷爷神情专注，翻起一张夹过去，再用
手抚摸一下新的这一天，像重复一个神圣的仪式般充满敬畏。

爷爷有文化，经常把我们叫到身边，讲故事、读诗词，那本日
历也被爷爷拿来当读本讲给我们听。雨水、惊蛰、清明、秋分、霜
降、小雪……元旦、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中秋……爷爷耐心地
盘点节令习俗，讲述原味人文传统，知识与趣味相辅相成，无意
之中为我们营造的“古典时光”，真是十分美好，至今难忘。

我想从那时候起，我的心里就种下了传统文化的种子吧，长
大后它开枝散叶，至今仍然是我的心头好。

值得一提的是那本日历，爷爷还拿来当记事本用，也可以说
当做日记本了。全家人的生日标注上，计划里怕忘记的事情记录
上，欣喜、遗憾、感慨、难过，种种情绪都被爷爷看似随意地用铅
笔，记录在当天日历的背面，有时候寥寥几字，有时候“万语千
言”。

我记得邻居陈爷爷搬走那天，爷爷心情很不好，相处二十几
年的老邻居， 再见面就难了。 当天的日历上， 爷爷写满了字
迹， 满是留恋之情。

童年时代日历给我留下的记忆如此深刻， 深刻到如今稍稍
一碰， 记忆就鲜活起来， 感叹光阴流逝中并没有将往昔磨得泛
黄。

当下的日子， 每天如飞逝， 来不及思考、 来不及遗憾。 一
本老日历在手， 每天翻一页， 日子就有了别样的感觉， 记忆也
就穿成了一串儿排列有序、 “珠圆玉润” 的项链。

往事随想

龙 虾 的 味 道
何圣林

沿着儒林大道向南步行，多远就看见龙
侠在向我招手。

拳对拳，互相塞了对方一拳，张开双臂，
做了个夸张的拥抱。我们相互打量，多年未
见，岁月爬上脸庞钻进了肚子，撑得肚皮都
挺了起来。

“就等你一人了。”龙侠说。
我扶了扶眼镜瞅了一眼酒店的招牌 ：

“‘光头龙虾’，同你的发型真是绝配。”他的头
没有一丝头发，在夜晚的霓虹灯下熠熠发亮。

他挠挠光头哂笑：“今晚请你们吃家乡
特色菜。”

家乡的特色菜， 无疑就是小龙虾了。多
年前，这个地方还是农村，河沟遍布。穿开裆
裤的我们喜欢钓龙虾，说是喜欢，其实是为
了改善一下家里的伙食。刚开始，父母们怕
我们有危险，不同意我们去钓龙虾，后来，每
家餐桌上渐渐多了点龙虾的味道，才睁一只
眼闭一只眼。那时，龙虾只有两种做法，要么
青椒或者洋葱爆炒虾尾，要么大小龙虾一锅
烧。那味道辣辣的，麻麻的，香香的。龙侠个
子最矮也最瘦， 去钓虾我们都不想叫他，他
就偷偷跟来。 我们拿张牙舞爪的龙虾吓他，
他东躲西藏，活像一只受惊的小龙虾。我们

哈哈大笑 ，他擦着鼻涕在哭也在笑 。他 “龙
虾”的绰号就是那时叫开的。

龙虾的香味在大厅里飘逸，钻进我的鼻
子，痒痒的，小时候的味道。

“眼镜，还在那看啥，快点。”小胖在包间
门口叫我。

我和龙侠快步走进包间。小胖、竹竿、麻
雀等小时候的几个玩伴早就落座了， 正好 8
个人。小胖向门外大喊：“服务员，点菜。”

一个身穿工作服戴着帽子和口罩的老
头走了进来。竹竿笑说：“龙虾啊龙虾，人家
饭店都招美女服务员，你却招个老头。”

“我只是个临时工。” 尽管老头戴着口
罩，看不出脸上的表情，但可以听得出，他并
无反感。

小胖拿过菜单开始点菜：“8 只大螃蟹、8
条大黄鱼……”小胖是生意场上的人，常常
出入酒店，点菜那是他的拿手活。老头在菜
单上划着钩，忽然大声说：“多了多了，你们 8
个人，28 道菜，点多了。”

“又不花你钱。”小胖沉脸说。
“你们吃不了这么多的， 去掉几个菜？”

老头用商量的口气看着我们。
竹竿呼地站起来，对龙侠说：“人家酒店

巴不得客人多点菜，他倒好，还劝客人少点
菜，这是他一个服务员该管的事吗？”

龙侠忙站起来，对老头说：“他们怎么点
你就怎么上。”

老头不吭声了，拿上菜单默默地走出包
间。

“这才是光头老板的样子嘛。”小胖拍拍
龙侠的肩膀说。

酒杯一碰， 话匣子就在酒水中四溅。我
扶了扶眼镜，问龙侠：“怎么突然想起来回家
乡发展了？”

“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这里，应该是
我们小时候经常钓龙虾的那个池塘的位
置。”龙侠站起来，用手指了指脚下，然后端
起酒杯深喝一口，又说：“这么多年我在南方
打拼，故乡的印记一直是挥之不去，人到中
年，除了抚养小的赡养老的，总得为家乡做
点什么。不瞒你们，有时想起过去的事，我都
会在梦中笑醒，我清楚地记得你眼镜找不到
眼镜的那个哭相，小胖那胖乎乎被野蜂叮得
更胖的脸，竹竿最后一个上岸找不着裤头最
后捂着裤裆白条条跑回家的情形……”

我们相互取笑，满眼的泪花。
门开了， 老头端着一大盆龙虾走了进

来，嘴里还嚷着：“特色菜来咯。”
小胖、竹竿伸手去抓大龙虾，我用筷子

夹了一只小的龙虾。老头笑着对我说：“大龙
虾肉多味美。”

我白了一眼老头，说：“你懂啥，我是吃
味道。”

透过余光， 我看见龙侠和老头相互一
笑。也许是龙虾的热气，也许是大家火辣辣
的吃相，整个包间热了起来，我们纷纷脱掉
大衣，老头也摘掉了帽子当扇子扇，他竟然
也是个光头。

不知不觉，龙虾都跑进了嘴里。我打着
饱嗝扫了一眼桌上的菜，对大家说：“看来菜
是点多了，没上的就不上了吧？”

“那哪行！ 你们吃不好又说我小气。”龙
侠摸着光头哈哈大笑。

大家都说：“菜够了，真不要上了。”
“真不上了？”这时，为我们续茶的老头

接上话： “其实， 后面的菜压根就没烧。”
老头对我们一笑 ， 转头对龙侠说： “光盘
行动， 要坚持下去， 明天我去下一家饭店
开展工作。”

我们的目光都瞥向龙侠 ， 龙侠摸着光
头笑说： “我家老爷子， 在文明办工作。”

下 棋
王维钢

小区的凉亭里有几个老人在下棋， 其中一
个便是老张。 大家都愿意找老张下棋， 因为他
输多胜少 ， 是这小区出了名的 “臭棋篓子 ”，
跟他下棋大家都特别有成就感。 老张每天必来
凉亭报到 ， 输了棋也从不发牢骚 ， 还乐呵呵
的。

老张刚退休的时候 ， 心态可没现在这样
好。 那时， 老张天天待在家里无所事事， 特别
是去年老伴去世后， 他更是整天不出门， 时常
看着天花板发呆， 不时还念叨着： 要是我脾气
没这么坏 ， 我们是不是就能多过几天舒心日
子？ 住在外地的儿子担心父亲， 要把他接到身
边。

来到儿子家， 老张只新奇了两天半。 人生
地疏的， 他只能在屋里待着。 这天早上， 老张
打开窗， 看到楼下有几个老人在下棋。 老张年
轻时就爱下棋， 下棋只为求胜， 因为脾气火暴

一言不合和人吵起来是常事。 久而久之， 没人
愿意和老张下棋了。 在儿子的小区发现有人下
棋， 老张来了兴致。 慢慢地从观众到棋手， 再
就成了 “臭棋篓子”。

这天， 老张正在全神贯注地下棋， 看棋的
你一句我一句， 给老张支招。 鏖战正酣时， 老
张儿子悄悄地也来围观。 一支烟的工夫， 老张
被杀得片甲不留， 他笑呵呵地站起来说： “又
输喽 ， 我给大家伙腾地方啊 ！” 当老张转身时
才看到儿子， 儿子是来叫他回家吃饭的。

路上， 儿子不解地问： “爸， 你这棋艺退
步得也太多了 ， 我都看出来你走了好几步废
棋， 这哪像是获得过市象棋大赛冠军的选手！”
老张脸色一变， 立即把儿子拖到一边： “小点
声， 别在外面说我得过冠军的事。 我故意输给
他们的， 要不他们哪能愿意天天跟我下棋。” 儿
子一听笑了： “哈哈， 姜还是老的辣啊！”

人欢鱼跃 吴蒙棣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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